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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天鹅之城”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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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素有“天鹅之城”的美誉，每年11月份，上万只来自西伯利亚的贵客翩翩而至，在此度过它们四五个月的美好时
光。冬季到三门峡看天鹅，已经成为三门峡向外界推介的宣传语。然而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亲近生态、渴望与自然湿地融
入的游人的增加，导致大量天鹅飞离原有聚集区，在更为偏僻的湿地安家。另一个迫使天鹅离开的主要原因，是空旷的湿地
被逐年增加的人工造林所覆盖，天鹅活动的天然空间不断被挤占，原生态的完整性与平衡性遭到了破坏。

晚报记者 王战龙 文/图

冬季到三门峡看天鹅
三门峡西临陕西，北隔黄河，与山西相

望。九曲黄河，磅礴奔涌，冲关越隘，一泻千
里，直冲壶口之后，转了个“几”字形大弯，被

“万里黄河第一坝”拦腰斩断，陡然平静下来，
在三门峡形成了一个数万公顷的沼泽湿地。

“每年到此越冬的白天鹅等候鸟成倍猛增，
去年冬以来就高达10万余只，其中白天鹅超过了
上万只，引来了京、川、湘、粤、赣等13个省市摄影
爱好者前来守候拍摄，到湿地游玩的达到10万人
次以上。”三门峡黄河湿地管理处李树拉说。

白天鹅和三门峡第一次亲密接触并没有
确切记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门峡只是天
鹅在迁徙途中的中转站，补充食物、简短休息，
继续南飞。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冬季气温升
高，白天鹅遂在此停留，从90年代的几十只、数
百只，增加到现在的上万只。三门峡从此有了
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天鹅之城。

李树拉介绍，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横跨三门峡、洛阳、济源、焦作四个市，东
西长 301 公里，而三门峡段就达 205 公里。天
鹅数量占河南越冬白天鹅的95%。

白天鹅主要分布在三门峡湖滨区王官、三
水厂和上村，其中以王官白天鹅数量最多。而
在湿地，除了天鹅，还有黑鹳、白鹳、大鸨等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约867种动物栖息于此。

冬季到三门峡来看天鹅，已经成为三门峡
对外推介最有号召力的宣传语，深圳的刘胤就
是冲着这样的宣传而来。

12月 19日，三门峡湖滨区王官，刘胤手持
相机蹲伏在河边高地上，镜头里面：百里黄河
沿岸，碧波荡漾的黄河水面上，林木交错的黄
河湿地，数千只白天鹅仿佛水中雪莲，圣洁典
雅地点缀其间，宛若快乐天使悠然自得地引吭
高歌，时而婉转低鸣，时而凌空亮翅，时而翩翩
起舞。他此次三门峡之行准备出本画册——
《冬季到三门峡来看天鹅》。

天鹅湖的尴尬
如果你是个到三门峡看天鹅的游客，当地

人总是很自豪地推荐你去三门峡市区西的天
鹅湖景区，那里被誉为观赏天鹅的最佳点。天
鹅湖是两个连在一起、水面达几千亩的人工
湖，原名叫青龙湖和苍龙湖，因数千只白天鹅
连年在此越冬而改名。

而在那里，刘胤有些失望。薄雾朦胧的湖
面上，仅有五六十只白天鹅在水中嬉戏。距离
它们不远的岸边，几位垂钓者稳坐钓鱼台，鸟
与人，各行其是。

五六十只等于数千只？刘胤有些疑惑。
市民老张说，2007 年以前，天鹅湖水最深处不
过一米多，湖区大部分区域水很浅，多为滩涂
湿地，小鱼小虾、草籽饵料非常丰富，天鹅漫步
其中，随时可以找到吃的，在此越冬的天鹅确
有数千只之多。

“如果去年你来这里，沿着天鹅湖绕行一
圈，最多能看到三四只天鹅在湖中短暂停留！”
他安慰刘胤，也似在安慰自己。老张把原因归
罪于“人为提高蓄水水位，改变湿地生境”。

李树拉分析认为：“2007年水深达几米，滩涂
湿地都被淹没了，天鹅找不到吃的，自然不愿来此
越冬。”当时李树拉就建议，天鹅湖西边的拦河坝，
春、夏、秋落闸蓄水，营造湖水蓝蓝的美景，但水位
不可太深，让湿地特有生境存在，既能改变城市污
水，又能为白天鹅越冬创造适宜条件。

虽然天鹅湖并没有完全按照李树拉的建议
改造，但是三门峡政府在天鹅湖内新建了一块
湿地，今年10月份刚建成，就有天鹅陆续光临。

现在天鹅的数量和高峰时期数千只天鹅
湖面遨游的景象无法媲美，老张乐观地希望，
不久的将来，重现千余天鹅风云际会的场景，
让天鹅湖名至实归。而刘胤则担心，人类的过
分靠近将使天鹅一去不复返。

天鹅湖只是刘胤旅途中遭遇的第一个尴
尬，有人曾作过调查：在黄河三门峡大坝上100
多公里的沿黄滩涂及河道上，已建成湿地公园
一处，黄河风情园、鼎湖湾旅游景区两处，橡子
园餐饮农庄一处及河道航运多处，以及多处大
面积的植树造林。

一个经营者解释：“这样会更好展现黄河
文化的多样性，给旅游者提供赏鸟的便利措
施。”这种看似好心的做法，李树拉并不同意，
他说，游客的过分靠近，将使天鹅及其他迁徙
鸟类栖息地快速萎缩。

三门峡市某机关退休干部吕升泰，也曾专
门作了一项调查，发现天鹅湖、陕县七里河湾、
山西省平陆氧化铝厂所在河湾、三门峡大坝上

游附近和整个三门峡库区两岸新建的多个简
易渡口等处，过去都是白天鹅的主要栖息越冬
区，而现在已经很少见到白天鹅。

吕升泰说，白天鹅离开上述几个栖息越冬
区已经给人们敲响了警钟，若不有效控制这些
事态的发展，很难说白天鹅会再做出什么抗议
行动。

而在人迹罕至、往年白天鹅很少光顾的
黄河三门峡库区其他河段，栖息的白天鹅明
显增多。

作为管理方的李树拉最为担心的并不是
游客的蜂拥而至，而是在百里黄河沿岸大面
积的植树造林。李树拉说，以前这些地方都
是种植玉米、大豆等农作物，收获过后，给天

鹅留下了广袤的粮仓；而现在，基本上都被林
木所覆盖。在当地村民看来，种植农作物旱
涝不保收，而种植林木管理简便，具有更为广
阔的“钱景”。

一个已发生的事实是：在天鹅聚集区
之一，陕县张家湾桥头，曾经数千只天鹅
翱翔水面蔚为壮观，而几年前，湿地全部
栽种了速生丰产林，现在已看不到天鹅
在此逗留。

专家发现，原来的大片滩地种的都是农作
物，收获后撒落的大量作物种子是白天鹅很好
的饵料，现在栽满了速生杨树林，天鹅的饵料
大量减少。再者，树林密集，影响白天鹅的视
野，造成其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在三门峡人眼中，每年如约而至的白天鹅
就是三门峡的城市名片，保护已经成为一项全
民运动。

郑春果是三门峡湖滨区巡护员之一，每天
的工作就是沿着 20 公里的黄河边巡视，随身
携带的小本上，天气状况、天鹅等动物数量、是
否有人为破坏痕迹……项目繁多。

距郑春果不远处，十几个老人，带着筹集
的大豆、玉米，撒向白天鹅活动的黄河滩涂。
李老太太说，他们是三门峡市的退休老职工，
每年到黄河边给天鹅撒食，是他们院里老头老

太太固定的活动项目。
郑春果告诉记者：“现在并不明显，河水上

冻的时候，河边撒食的市民那叫络绎不绝。”
和郑春果不同，50多岁的程景林是黄河边

会兴镇东坡村的村民，从1999年开始，就做起
了义务巡护员，宣传天鹅保护，制止不文明行
为。而民营企业家吴启民则发起成立了三门
峡白天鹅保护协会，购买了宣传车，拍摄了白
天鹅的风光录像片；到黄河岸边撒玉米喂天
鹅；举办各类保护天鹅的宣传活动。

据了解，近些年，三门峡市政府先后投入

1.1亿多元，在湿地保护区实验区修建了青龙
坝、苍龙坝，新增湿地面积 7000 余亩，建成保
护点业务用房 10 处，设立白天鹅、湿地植被、
湿地鹭类等三个类型固定观测样地15个。

李树拉说，政府也设立了专项基金，保证
白天鹅越冬“口粮”，河水上冻后，警务飞行大
队也将对人工无法到达的白天鹅栖息地区定
期播撒食物。

给天鹅创造安居乐业的家园，吸引更多天
鹅的光临，营造人与鸟和谐相处的景象，这是
当地政府和百姓共同的期待。

李树拉说，这些经营或者改种行为并
没有经过保护区的认可和批准。“这些行
为的结果不但会使三门峡近郊难见天鹅，
也会使珍贵的湿地生物多样性逐步消失，
湿地缓解环境污染的功能也将很快不复
存在。”

三门峡黄河湿地都由所在辖区村集体组
织来经营管理，在这些土地上种农作物、经营

商品林、经济林、挖鱼塘、莲池、建旅游景区、建
饭店等，什么效益好我做什么，当地村集体组
织和百姓说了算。

李树拉认为，这也侧面反映了黄河湿地保
护的尴尬：黄河湿地管理处虽然负责辖区管
理，但并没有管理权限。

“三门峡黄河湿地管理必须实现一区
一法的管理模式，赋予管理部门明确的职

责范围。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
土地应收归管理处管理，湿地保护区内的
所有事务，必须在政府的统一协调下，经
保护区认可并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
施。特别是在湿地保护区内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不经许可，保护区有权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处理。”李树拉说这才是解决问
题的根本之道。

开发和保护的冲突

自上而下的全民保护

湿地保护的困境和希望

白天鹅在水中翩翩起舞白天鹅在水中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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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张贴保护白天鹅等野生动物的通告警方张贴保护白天鹅等野生动物的通告政府召开白天鹅保护工作会议政府召开白天鹅保护工作会议


